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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感悟考古》是我继１９９８年出版《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２０１１年出版《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之后的第三本论文集，前两

部集子，除很少几篇涉及考古学理论、方法，大部分文章是关于中国

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某个个案的研究。在风格上，收入前两部书

的多是比较规范的研究论文，是在查阅充足资料基础上经过反复分

析、比较写成的，不是专门学习研究考古、历史的朋友，读起来会觉得

枯燥乏味；而收入本书的则主要是为研究生讲课、共同讨论问题的内

容整理及相关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等，多是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有关

方法论和考古理论方面的心得体会，文字比较浅显，容易理解。

我１９５６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分专业进入考古专业，

１９６１年毕业留校，至今在考古战线摸爬滚打已有５２年的历史。在半

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文革”有几年工作停顿和学业荒废，粗算起

来，参加过的正式考古发掘２０多次，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新石器时代的

陕西华县元君庙、泉护南台地，甘肃永登连城，青海乐都柳湾，青铜时

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房山琉璃河，江西清

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荆州荆南寺，山西曲沃曲村、北赵等；考古

调查５０来次，北至黑龙江肇源，南至广东揭阳、汕头，西至青海西宁，

东至山东泗水；至于考古现场的参观考察，更是遍布除新疆、西藏、海

南之外的所有省区，数不胜数。这些活动，多是指导学生实习，或者

带有科研任务，和游山玩水不同，每到一地，几乎都要亲自动手，一边

看，一边想，随时接受同学询问，和同学、同事、朋友讨论问题。跑的

地方多了，动手的机会多了，积累的材料多了，在动手发掘和整理、分



析、消化材料过程中，在查阅相关研究文献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一

些想法，形成观点，收在前两部集子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样写成

的。这些就某个方面、某个问题研究的文章写得多了，慢慢地便有了

些规律性的认识和近似方法论、考古学理论层面的体会，我初步归纳

为１７个小节，作为《感悟考古》的导言，相关的文章则依内容分为几个

专题刊出。

一、考古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仅是学考古的同学要问的，也是普通大众有疑惑

的，其实我自己就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我家在河南农村，上的是荥阳县县城唯一的高中，那时候根本不

知道什么是考古，不过初中、高中都有历史课，我学得还算不错，考试

都在前几名，１９５６年就考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到历史系学了一年，

第二学期期末，各个专业的老师开始动员大家报名选专业，有中国

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考古教研室来动员的是吕遵谔老师，当

时是教研室的学术秘书，现在是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他说

得特别好：“你们学考古，会经常出野外，可以游山玩水，名山大川都

能去，学中国史、世界史的就没有这个机会。而且，学考古的还要学

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中国史尤其是学世界史，除了有考古通

论课，专业考古课是没有的，你们比他们学得多。考古专业的学生还

可以照相，教研室有照相机，你们有这个课。”那时候照相机还很稀

罕，不像现在几乎人人都有。那时年龄小、玩心大，和要好的同学一

商量，就报了考古专业，学了考古，其实当时对考古知道得并不多。

说实在话，同今天的学生相比，知识面特窄，尤其是像我这样从农村

来的同学。今天考古专业的学生入大学以前肯定都知道考古是干什

么的，可那时，我们真的是一知半解，觉得好玩儿，就来了。

１９５６年入学，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搞运动，１９５８年过共产主义暑假，

不放假，吕先生就带领我们五六、五七两个考古班到周口店作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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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刚上过吕先生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课，同学们情绪很高，那是一

段愉快的、很有意思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学习

机会，当时裴文中、杨钟健、郭沫若（当时是科学院院长）、贾兰坡都去

过工地，我见到了很多著名的学者。郭老还同我们讲过话，至今我还

珍藏着郭老、杨老、裴先生、贾先生和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大热天的，

虽然每天汗流浃背，但大家有说有笑过得特痛快，而且还真挖到不少

东西，认识了好多古代已灭绝的动物骨头，如剑齿象、猎狗、肿骨鹿什

么的。当时晚上或者遇下雨天还上课，学习与旧石器考古有关的知

识，还组织科研小组，让同学们查资料、访问科学家、老技工，编写《中

国旧石器考古小史》，这时对考古虽然还不能说很懂，但至少不像以

前那样神秘了。

到了１９５９年，我们迎来了列入教学计划的正规的田野考古实习，

当时学苏联叫生产实习，是跟现在北大考古系一样的本科实习，地点

在陕西华县柳枝镇的泉护村和元君庙。学过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都知

道这两个有名的遗址，它们的报告都出版发行了。当时是李仰松老

师带队，辅导老师还有白溶基，是严文明老师他们一个班的，他是朝

鲜族，后来回朝鲜去了。实习从３月中旬开始到８月初结束，然后有

半个月的参观，我们去了临潼、西安和宝鸡，一共是四个多月。这次

实习，从我对考古的认识来说是个分水岭，以前懵懵懂懂只是知道点

皮毛，后来通过周口店发掘再到这次实习，对考古的认识逐渐加深

了，考古究竟是什么，这个时候才有所体会。回想当年夏鼐先生讲

《考古学通论》，说“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古学和

文献历史学是车之两轮”，并没多大在意，直到这次实习才真地感到

确实是有道理的。实习时我主要在元君庙，这是一处仰韶文化早期

的墓地，墓坑一排排、一行行很有规律，墓坑内一个人，两三个人，五

六个人，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或全是男的，或全是女的，也有几个男

的或几个女的和一个小孩埋在一起的，有的是一次葬，有的是二次

葬，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兄弟、姐妹、夫妻、父子、母子、甥舅、姑

侄？还是别的。为什么有的是一次葬，有的是二次葬，有的是一次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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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次葬在一个坑里？同学们一时间争论得不可开交，各不相让，通

过老师的引导，慢慢地才觉得这可能是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况。

尽管文献上说过古代曾有“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阶段，但像这样具

体的活生生的例子由我们亲手挖出来摆在大家面前的情况，却是任

何古书上都没有记载过的。中国号称史学大国，中国有二十四史，加

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此外还有野史、方志、私人笔记等等，尽管很

多，但并不是特别全，以上这种情况就没有记载。另外，文献上记载

的是不是都可靠呢？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很多并不是都可靠。

比较早的、先秦时期的文献，都是口耳相传、经后人一代一代记录下

来的，这中间可能就有误差，甚至有美化当时帝王们的溢美之词，并

不是很真实的反映。而通过考古挖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

本身也需要一个艰苦的解读过程，因为它们没有写着是什么，特别是

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现在再回味当年夏先生讲的

“考古和文献史学是车之两轮”的话，再回味吕先生动员选专业时跟

我们讲的，考古有考古的优势，考古可以走出去，去野外，看到实实在

在的东西的话，就感到很亲切，很有道理，我们很庆幸当年报了考古

专业。我们班２６个人，除去两个越南留学生，还有２４个中国同学，毕

业时因为分配的原因有两位同学没干考古，其他的都在这一行。而

且我的这些同学在各地干得都还不错，有省、市考古机构或博物馆的

正、副所长、馆长，都是研究员、研究馆员职称，不少人出过专著或论

文集。所以，对于考古专业的学生，对于从事考古这一行的每一个人

来说，正确认识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弄清楚考古学科的定位，十分重

要。我想有的人也会经历这样的认识过程，一次实习，也可能是个分

水岭，喜欢考古的就热爱上它了，不喜欢的将来就改行了。现在看，

改行也没关系，即使你干了别的，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对你还是有用

的，实习这几个月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我们国家，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受到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同国外的联系，包括考古在内的学术界的

联系，除了苏联老大哥，基本上处在断绝的状态。那时候，就是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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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向苏联学习。阿尔茨霍夫斯基的《考古学通论》、蒙盖特的《苏联

考古学》、柯斯文的《原始文化史纲》等苏联学者的著作，就是在那段

时间翻译过来的。至今我还清楚记得，１９５６年我们入学不久，高年级

同学常常谈起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来华讲学受到热烈欢迎的情

景，当时历史系还专门请了一位叫安东诺娃的专家来上课。说实在

的，向苏联学习的确学了不少教条主义的东西，以为那就是马克思主

义。但我也不认为学的全是错的，苏联考古学强调考古要研究社会

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就是对的。考古发掘，从挖探沟到开大方大面积

揭露，也是从苏联在乌克兰底里波里遗址发掘积累的经验借鉴过来

的。我们自己学得不好，不能全怪别人。在这里我还要说一说，我是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对我的研究影响很大，我自

己觉得受益匪浅。我认为研究考古上的问题，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但我不同意研究问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提

法，２００９年４月我在“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研讨会上所作的《中

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原载《中国历史文物》

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后收入沈长云、张翠莲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

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的发言，即明确阐明了我

的观点。如果一定要用“立场”这个词，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只能

是“实事求是”。

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一下子打开了同国外联系的大门，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像潮水一般

涌了进来，一向保守自闭的中国考古学真有些应接不暇。面对如此

局面，不能说视之为洪水猛兽想拒之门外的人一个没有，但绝大多数

都持热忱欢迎的态度。客观地讲，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传入，改

变了中国考古学一直以来死气沉沉、缺乏理论探讨的面貌，极大地促

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说到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张光直先生。

张光直是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１９８３年从

北大历史系分出成立的）客座教授，１９８４年，应北大考古系主任宿白

先生邀请来讲学，他讲的《考古学专题六讲》，将西方流行的主要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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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家，什么聚落考古、行为考古、过程考古、

后过程考古、文明起源模式理论等等，几乎都是第一次听到，既新鲜

又羡慕。为了尽快让同学们了解和掌握国外考古学的情况，宿白先

生和张光直先生还拟定了一个陆续邀请来北大讲学的国际著名考古

学家名单，并且有几位已经来上过课，张先生也先后邀请了邹衡教

授、俞伟超教授到美国访学。从那时到现在，快３０年过去了，看到现

在国内、国外的交往如此频繁热络，像家常便饭一样，好不感慨！我

说张光直先生是架起中外学术交流大桥的人，一点都不为过。西方

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传入，主流是好的，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这点必

须肯定。但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同样是西方的理论，同样都是著名学

者，但之间看法也不一样。其中涉及考古学学科性质的，如“新考古

学”的提出者之一宾福德，是将考古学归入人类学的，１９６２年他发表

的成名大作题目就叫作《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他反对考古学常用

的从考古材料入手研究历史的方法，而主张用文化人类学常用的所

谓“模式”去演绎历史进程，当然，他也说得出的结论需要验证。“新考

古学”提出后，在国外、国内都引起强烈反响，反对者有之，拥护者有之，

对其是非功过，在这里我们不作讨论，我只是强调，考古学可以并且应

当借鉴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重视通过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乃至遗

迹现象，去研究和揭示人类的思想、行为，全面地复原历史，但考古学和

人类学毕竟在研究的对象、方法、手段等方面有所不同，如果将考古学

纳入人类学，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考古学。过去有一种误解，似乎考古

学就是挖东西、器物排队。１９５８年科学“大跃进”，批判考古学是见物不

见人，当时苏秉琦先生是考古教研室主任，说你光讲地层学、类型学，都

是死的，见不到人的活动。其实，遗迹也好，遗物也好，都是古代人类所

从事的各种活动的遗留，是他们特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物，考古学的任

务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手段把它们发掘出来，运用科学的方法、手段

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将其蕴含的、反映的思想、行为揭示出来，去复原历

史。这是一个连续的科学研究的过程，没有在地层学原理指导下的发

掘，就不能有序地揭露出这些东西，没有按照类型学原理去分析研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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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东西，就不能进到更高层次的研究去揭示其蕴含和反映的历史的真

谛。设想如果不懂得发掘，不懂得器物排队做类型学研究，还怎么能再

上升一步去见到背后的人的活动呢？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不要在这

个问题上迷失方向。谁能坚持做到这一点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持之以

恒，谁就能充分发挥作为历史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考古学的优势，为复

原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做出自己的贡献。另外，从我们学习的一方来

看，不必讳言，也存在不问具体情况，是否合适，觉得只要是外国的就是

好的，拿来就用，生搬硬套，结果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我认为应当是

立足于我们自己的考古实际，对国外涌进来的理论也好、方法也好，经

过缜密的分析，有选择地使用，在使用中甚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修

正、改进。

在我接触的学生中，尤其是初学考古的学生，常常会问考古有什

么用？他们说：“你说考古是历史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这也

对，能理解，但研究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呢？”我觉得这未免太实用主

义啦，太近视了。学考古、学历史怎么能没用呢？学考古、学历史，不

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以后

发展的方向。我自己是有体会的。２０１０年到新加坡参加“二十一世

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一个发言，题目

是《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中国古代文明经历了酋邦（古

国）—王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它对现在的

发展有什么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呢？我讲了六点：

第一，“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我认为

崇尚神权的红山古国因过度浪费社会财富盛极而衰，而崇尚王权、比

较简约的仰韶古国则通过龙山文化、夏商文化传承下来了，“事实告

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是决定其能否

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

第二，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吸收不同民族文化先进

因素的历程”，“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不断壮大得以持续发展

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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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从氏族部落社会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和由

此而产生的祖先崇拜，是自身保持绵延不绝、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四，“共同的信仰和共同文字体系的使用和推广，是维护自身

统一的重要纽带”。

第五，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生”

等理念及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

践，是自身比较顺利发展的保证。

第六，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保证大型工程

的兴建和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过度运用也

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

我感到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至十八大作出的一系列重要

决策，都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了营养，这难道不是学

习历史、研究历史受到的启发吗？

这是主要的，但考古学的作用绝不止于此。以文化遗产的保护

为例，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大连续发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号召以来，包括文化遗产保护在内的文化事业越来越受到

社会的重视。回顾我国考古事业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即

可看到，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文化遗产性质、年代、价值的

确定，要依靠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文化遗址保护规划的制订、遗址公

园的建设，需要考古工作者的参与。同样，没有文化遗产的保护，考

古也将失去自己活动的空间。

总之，考古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我们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

应该扬眉吐气，决不可妄自菲薄。

二、从地层学到埋藏学

认识到考古学的重要性了，那它和狭义的历史学究竟有什么不

同？我们曾说到它们研究的对象不一样，历史主要靠文献记载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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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考古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实物，在考古学者通过不同时代人们在生

产活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

究人类的历史。其次，方法也不一样。考古学者要把遗留下来的遗

存科学地发掘出来，那就要依据地层学和类型学两个基本方法。要

特别强调，学生在实习阶段，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个基本的法宝一定

要掌握，否则以后考古学就很难有比较大的发展，自己运用不好，也

很难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

地层学，大家都知道是借鉴自然科学中地质学的地层学过来的。

那地质学上的地层学和考古学上的地层学有什么不同呢？地质学上

的地层是自然变化形成的不同的层，而考古学上的地层是人类活动

留下来的不同时期堆积形成的层，本质区别在这里。因此，它就具有

复杂性，比自然层复杂得多，解读起来难度也就更大。所以，我们必

须掌握，什么是地层，怎么划地层，怎样根据土质土色辨别地层。但

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还需要知道地层是怎么形成的，尤其是考

古的地层，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有时候人类活动的结果和自然力量是

交织在一起的。如可能突然出现一个间歇层，间歇层里没有陶片，全

是沙子，那是发洪水形成的东西，是自然形成的东西。在学习地层学

过程当中应有一个概念，就是对地层形成能有一个认识，因此，就要

引入埋藏学的概念。埋藏学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使用的概念，主要

是研究这个层怎么形成的，什么原因形成的，多长时间之内形成的，

它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如我们学习国外的一些考古学理论，提到界

面理论，在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这个概念。西方提到

有界面，所谓界面，层和层交界会形成界面，其中界面也是不同情况

下出现的，在划分地层的时候怎样辨别出来？而过去我们机械地理

解地层，把地层看得是绝对的，只知道划层，那么遇到房子、灰坑、墓

葬怎么办呢？过去是强行归层，如说某某房子是三层房子、某个墓葬

是四层墓葬，等等。后来就觉得不妥当，我自己学习的时候就没有很

好地掌握这一点。说这一层中有灰坑、有房子、有墓葬，这个现在说

来肯定是不对的。当时邹衡先生告诉我说任何一个遗迹单位就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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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地层单位，一个房子、一个墓葬、一个灰坑也是一个地层单位，

要把它当成一个地层来理解。那时主要讲分期，谁早谁晚，把它们都

当成地层单位，不能说一个层里面包含有房子、灰坑、墓葬、陶窑。这

是对的，但我觉得还不够，还要有埋藏学的概念，把它看作一个动态

的过程。我这个概念从哪儿来的呢？其实，理解得很晚。对我刺激

最大的是在１９８６年我们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调查，遇到一个窑

厂取土，很大的泥炭层，发现有陶片，引起了注意。结果发现陶片确

实是早的，一万年或一万年多一点。一个泥炭层，一层四五十厘米，

从土质土色看不出多大区别，但测年的结果使我大吃一惊。一层当

中不同的标本测定结果不一样，它的年代跨度相当长，可能是１０００
年到２０００年，它怎么形成的？为什么靠上的时间就晚，靠下的时间

就早，为什么划分为一层？因此，对地层学不能机械的理解。首先，

一个层不管堆积的厚薄并不与其年代跨度成正比，不是说堆积这一

层越厚它的年代越长，这一层越薄时间不一定就短。所以，就使我感

到应该借鉴旧石器考古的埋藏学概念，来研究它是怎样形成的，不同

的层有不同的时间段。过去我们做新石器时代以后考古的，老是批

评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分层、不科学，他们１０或２０厘米一层。土质土

色是我们最基本的概念，他们不讲土质土色。其实我觉得应该把旧

石器时代考古划分地层的方法与土质土色结合起来，这个各有各的

道理。现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也在改变，照顾到土质土色，在这个前提

下，一二十厘米划分一个地层，人为做的，最后研究的结果可能就是

有差别。现在出土的骨头、陶片用ＧＰＳ定位，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一

个层里不同深度可能反映不同的问题，所以一定把埋藏学的概念引

入，把它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研究不同层的形成，有的可能很快就

形成了，如房子突然倒塌，一层就形成了，如果是倒垃圾，就是日积月

累形成的，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了埋藏学概念就会问这个是怎

样形成的，它对我们研究考古学包括年代分期有什么不同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观念要在我们自己的体验中看有没有道理。这里就涉及

发掘时在一个大层里要不要划小层的问题，过去着眼点在分期，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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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觉得那些小层没有分期意义，一般就不划了。但从埋藏学出发，这

些小层对研究这个大层是怎样形成的是有意义的，其实还是应该划

出来。与其相关的，还有在发掘工地上要不要统一地层的问题。过

去着眼于分期，一个工地的主持人常常会要求统一划层，这在地层比

较简单的遗址是可以的，但地层关系复杂的遗址就要慎重考虑了。

在这样的遗址发掘，各个探方遇到的地层复杂程度会很不一样，对划

分地层掌握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划出来的层位线有的简单有的复

杂，如果统一地层，必然就要舍弃那些复杂的划得很细的小层，这对

于分期可能没有太大影响，但对研究不同地点甚至不同探方层位的

形成过程就很不利。所以，要不要在工地上统一地层，需视具体情况

而定，不可一刀切。

三、类型学是研究考古遗存的关键步骤

如果说地层学理论、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发掘揭示出考古

信息，那么要科学地解析这些考古信息，类型学研究就是最关键的步

骤、最重要的环节了。考古发掘会发掘出许许多多的遗迹和遗物，这

些遗迹和遗物，特别是遗物，有的形制不一样，质地不一样，大小不一

样，花纹也不一样，它们之间是否有早晚，相互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如

果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面对这一大堆东西便会束手无策，很难理出

头绪来，而类型学就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像考古地层学是借鉴

地质学的地层学一样，考古类型学也是借鉴自然科学中生物学的分

类学来的。类型学也可以说是分类学，就是要依照一定的方法对挖

出来的遗迹、遗物进行分类。正式分类以前，有一项工作首先要做，

就是要把早期遗留物排除出去。一个遗址，特别是有许多时代堆积

的复合遗址，在晚期地层中常常会有早期的遗留。比如现在挖的是

西周中期的文化层，可这一层出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西周中期的，说

不定就有西周早期的，甚至客省庄二期文化或仰韶文化的东西。因

为这块地方有西周早期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层，附近有仰韶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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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生活在西周中期的人，修房盖屋，挖坑掘墓，只要动土，就难免碰

到以前的东西，随垃圾倒出去，就形成了西周中期文化层中夹杂早

期遗留物的现象。这些早期遗留的东西，陶片也好，石器也好，你搞

统计、搞分类，如果你不认识，不剔除在外，结果就可能出问题，至少

是不准确，与实际有距离。譬如，你挖的第三层是西周中期文化层，

统计时，除了大量西周中期常见的夹砂绳纹灰陶片，还有一些篮纹

灰陶片甚至彩陶片，因为你不认识没有把它排除出去，总结时就可

能得出西周中期还有篮纹和彩陶这样的错误结论，其实那是客省庄

二期文化的篮纹陶片和仰韶文化的彩陶片混入西周中期的文化层

所致。

掌握类型学方法对一个搞考古的人非常重要，根据我自己的体

会，只有真正掌握了类型学方法并从类型学的实践中尝到了甜头，你

才能对你挖出来的这些遗迹、遗物真正有所认识，才算真地懂了考

古。我１９６１年毕业，当年在昌平雪山，１９６２年在安阳小屯，年年带实

习，每次都四个多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六十条》规定的必读书目老看

不完，１９６３年教研室又要派我去偃师二里头带实习，心里不高兴不太

想去，这事让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知道了，把我叫去狠狠地批了一

顿。苏先生说：“听说你不想下去啦！是不是觉得田野这一套已经过

关了？书本是学问，当然要读，但田野也是学问，对考古专业的老师

来说是更重要的学问，不要以为参加过几次实习就算可以了，其实还

差得远呢？考古教研室青年教师里头，除了邹衡谁的摸陶片工夫过

关了？当考古专业的老师，就要立足田野，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不会

有大的出息……”苏先生一针见血的批评，使我端正了方向，以后几

十年再没有为下田野有过怨气，而且每次下去都会得到新的信息、新

的收获。苏先生说的“摸陶片”工夫，其实就是类型学本事。邹衡先

生是我们的老师，圈内的人都知道邹先生是分型分式搞器物排队的

高手。同学们私底下还有这样一个传说：１９６０年邹先生带学生在洛

阳考古所工作站整理王湾的材料，下午进入库房拼对陶片，晚饭没吃

一直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喊先生吃早饭，只见邹先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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